
江南三章
王继兴

沁园春·诸暨访西施故里
寻访西施，千里驱车，古越都城。看苧萝

丛岭，花木葱葱：红粉池上，殿阁重重。浣纱溪
流，清澈若鉴，涟漪恍惚映倩影。觅旧踪，觉溪
畔小径，足音声声。 凭栏把酒临风，情如潮澎
湃胸中涌。夫民贫国虚，弱不敌强；摧枯拉朽，
赖有雄风。越王勾践, 倘是天骄，早该拥有百
万兵。又何必，让第一佳丽，捐身筑城！

沁园春·富春江纪游
泼彩青山，淡染曲溪，细描烟村。沿富春

江行，处处山洼；簇簇农舍，丛丛竹林。 木舟
横岸，塘鸭戏水，鸡鸣犬吠声声闻。似桃源，恰
怡情画境，恍隔红尘。 泛舟细细追寻，严子
陵钓台今犹存。唯昔年羊裘，逝然难觅；台畔
古树，蔚然垂荫。历代碑碣，诗词争颂，云水襟
怀照古今。细吟咏，似风拂灵扉，濯垢爽心。

沁园春·访江西安义古村落
赣江泽被，鄱湖惠孕，安义古村。看香樟

葳蕤，竹林凝烟；石板幽巷，雕花重门。祠堂府
第，书斋绣阁，鳞次栉比院深深。后花园，有野
卉吐艳，桂香袭人。 寻寻觅觅品品，越千年处
处存古韵。叹溪流潺潺，墙体斑斑；岁月匆匆，
落叶纷纷。梯栏残破，窗案积尘，楼阁虽在无
故人。已已哉，夫谁非过客，勿论古今。

渔女之歌（国画） 张绘

112013年12月5日 星期四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 昊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592 Email:zzrbzf@163.com

我把钱交给他，图书馆唾沫星
子横飞地数完，下巴一摆道：“那
你就自己在这儿看吧，我不打扰
你，爱看多久看多久。那杯橘子水
是白送的，饿了想吃东西就得另外
掏钱了。”说完推门出去，把我一
个人留在屋子里。

屋子重新恢复了安静，无数本
破败的旧书环伺四周，颇有一种

“乌衣巷内老雕虫”的感觉。我扭
亮台灯，用剪子仔细剪开档案袋的
封口，从里面哗啦啦倒出几十张彩
色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十二
英寸的规格，少数几张七英寸的，
相纸很厚，摸上去有一种麻皮感。

20.质疑《清明上河图》
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

见。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
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
术，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
拍的这段画面，位于汴梁闹市后排
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
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
子。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
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
见，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

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
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
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
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
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
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
行的版本，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
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
是用的这版。该画下面有一个标
注，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
真本——当然，画面是远不及这套
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
到同样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
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
楚，口型撮成圆形。

我一瞬间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清明

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
口型。真本口型为撮圆，赝本口型
为开口。

1951 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
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
版本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
变成了撮圆口型。技术上，这不难
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幅进

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
键部位，是不是有点过巧？看起来
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
型？撮圆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
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
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
那几张。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
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
钤了双龙小印。可惜这部分的绢布
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好在
其他的题跋都在，一个个数下来，
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
陆完、严嵩，一直到溥仪盖的三
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
这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
个人的题款却始终找不到。而这个
人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素姐说的没错，这两点仅仅只

是疑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
《清明上河图》是假的。但这些质
疑，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引起全
国媒体关注。只要让《清明上河

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我的目的
就达到了，到时候老朝奉以及他那
些罪恶勾当，一定会被迫暴露在阳
光下。

我按捺住心头狂喜，万里长
征，终于走到最后一步了。

我重新睁开眼睛，从怀里拿出
一个小巧的傻瓜相机，对着我挑出
的几张照片喀嚓喀嚓拍了几张，然
后又把牛皮信封拿过来，对着上面
的红戳也拍了几张。

我做完这一切工作后，把照片
重新装回信封里，把图书馆叫进
来。图书馆进屋说你看完啦，我说
看完了。图书馆拿起信封，重新粘
好扔回到书架上，冲我一伸手。我
把两千块钱递给他，无心跟这个财
迷多纠缠，既然交割清楚，就立刻
推门出去。图书馆在背后喊了一嗓
子，说下次你再想来看，我给你打
个八折。

我冷笑一声，没言语。等到
这事掀出来，自然会有人来他这
里找原始照片，到时候可就由不
得他了。

我匆匆赶回四悔斋，把门窗关
好，拿出纸笔来开始埋头写材料，
单纯对《清明上河图》的真伪提出
技术性质疑，还附了一些照片作为
证据，结尾特意留了我的名字。我
之前因为佛头案出了点小名，如今
亮出许家招牌，可以增加公信力。

我勾完“愿”字的最后一笔，

把钢笔搁下，整个人处于一种兴奋
状态。

“爷爷，爹，希望我这一刀，
能把咱们许家这团宿命斩断。”

21.被下套了！
我枕着海绵枕头，看着天花

板，四肢疲惫不堪，精神却无比亢
奋。辗转反侧了大半宿，我迷迷糊
糊就是睡不着，到了第二天早上，
病情更严重了，几乎起不来床。我
强拖病体给《首都晚报》的骆统打
了个电话，说明自己情况。骆统倒
是挺客气，安慰了几句，说派人上
门来取。

没过一会儿，钟爱华也打了个
电话过来。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他已经跟警方都协调好了。我这才
放下心来。在给骆统的材料里，我
稍微提及了素姐的名字，说她是提
出质疑的关键人物，但没写明她的
下落，留一个扣儿。等到郑州那边
的专题一上报，恰好和这个质疑前
后联上。

又是一夜不眠。到了第二天早
上，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明亮的
阳光，心想正日子可算到了。我挣
扎着想起来去买张报纸，可浑身软

绵绵的动弹不了，头晕得更厉害
了。这时外头一个人敲了敲门，我
不用歪头去看，光听那长短划一的
敲门声就知道谁来了。我晃晃悠悠
下了床，把门闩拿开，一推门，门
口果然站着方震。

“许愿。”方震的声音难得透出
一 丝 急 切 。 我 应 了 一 句 ： “ 啥
事？”他见我面色不对，眉头一
皱。先用手探了探我额头，然后抬
起我胳膊架到他脖子上，朝外走
去。我问他去哪儿，方震像看一个
白痴似的望着我：“医院。”我连
忙摆摆手：“我没事，你把我放
开。”可我只是这么轻轻一挣，眼
前一下子闪过无数金黄色小点，脑
袋一晃，朝地板上栽过去……

等到我再度睁开眼睛，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个吊瓶架子，在床头
不远的地方有一把简易塑料椅子，
方震坐在椅子上，双手抚住膝盖，
身体挺得笔直。他看到我醒了，起
身按动呼叫器。一个小护士抱着病
历板进来，查看了一下我的情况，
写了几笔，转身出去了。

“我这是在哪？”我问。
“301。”方震回答。 13

连连 载载

旅游会在昆明召开。一天两夜的火车
行程虽说漫长，沿途却能领略西南山川秀丽
倒也乐在其中了。

我仰慕“西南联大”已久，走出火车站，
径直奔一二一大街 298号，当看到朱光亚题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10个大字时，我兴
奋地拿出相机连连拍照。又听门卫说院内
还有旧址遗物，便急步走进院中。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存中
国的教育与文化命脉，由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南开大学迁往昆明的联合大学。院内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联大原教室、“一
二·一”运动四烈士墓、闻一多先生衣冠冢
等。西南联大在昆 8年，大师云集、名家荟
萃，在极度简陋和艰苦的环境中，鼎力治学
研究，坚持为国育才。这里有张伯岺先生名
言“育才先育人”；杨振宁先生名言“中兴业，
需人杰”等碑刻……我站在联大旧址院内，
浮想联翩，久久不肯离去。一幕幕往事闪现
在眼前：闻一多步行入滇、梁思成设计茅草
房校舍、华罗庚租住牛圈、吴大猷捡牛骨治
病、校长梅贻琦夫人上街卖糕、赵忠尧从英
国剑桥大学带回 50毫克放射镭……我又高
声朗读了由冯友兰先生填词的联大校歌：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待驱
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壮志凌云的歌声，激励着全校师生发
奋读书求知，报效祖国。新中国“两院”院士
中有联大师生 173 位，杨振宁、李政道获诺
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 8人获两弹一星

功勋奖……
凡是到过昆明的人，没有不光顾滇池

的。
15年前，媒体多次报道：风光秀丽的滇

池污染严重，令人痛心。记得园林专家陈从
周应邀参加滇池一家高级宾馆的落成典礼，
主人再三恳请他题词留念，他看到滇池污
染，又填地建宾馆，踌躇良久，提笔写了“回
头是岸”四个大字。后来陈从周说，滇池再
这样填下去，再这样污染下去，必将是“苦海
无边”。随后，社会各界民众的呼吁，加上越
来越多“社会名流”的指责，滇池的主人也理
解了陈从周题字的深意。于是，加大治理滇
池的速度，工业企业全部迁走……。

今天的滇池有没有变化呢？我登上滇
池大堤，只见成千上万的红嘴鸥在滇池上空
翩翩起舞、戏水觅食。有几位老人把自制的
鸟食一部分摆放在大堤的转围堰上，另一部
分向鸟群慢慢撒去，有的鸟儿勇敢地飞上大
堤啄食，夹在游人之中与人同乐。老人们
说，早几年看不到红嘴鸥，这几年水质好了，
来自西伯利亚的远方客人又回来过冬了。
我伏下身去，细看池水仍有混浊不清之感，
据一位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员说：“再过两个
月，牛栏山水将引入滇池，把原来的死水冲
洗一净，到那时，500 里滇池的水就清澈见
底，再没有污染了。”

我到昆明还要寻找另一种美，这是一个
人，他是我参加工作领我入户的第一人。

那是 1948年秋，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我

被《开封日报》、新华社开封分社（后改为河
南日报、新华社河南分社）录取。报到时，一
位 30 多岁穿黄军装，戴高度近视镜的人接
过行李，领我走进大门，安排了住处，又拿出
一本晋冀鲁豫“新华书店”出版的《新闻工作
文选》送给我，说：“你先看看这本书，工作随
后再说。”他走后，我问通讯员小鹿：“他是
谁？”他说：“采访部主任王甸同志。”第二天
一早他又来了，笑着对我说：“你独居一室害
怕，晚上不敢出来小便，从今天起，让小鹿给
你做伴好了！”后来我又听说，他把自己喝的
牛奶让给一位身体不好的年轻人。在以后
的日子里，我又经常听到他与小鹿争吵，不
知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小鹿负责他的生活
起居，抱怨他不遵守作息时间，经常熬夜工
作；王甸却批评小鹿不努力学文化，给他布
置的作业老是完不成。善意的争吵，真诚的
关怀，这一切都使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亲如
兄弟般大家庭的温暖。

1950年新华社各地分社缩编，许多老同
志南下支援新解放区，王甸夫妇奉调云南，
从此天各一方，一别 63 年，今天我来到昆
明，想见到领我入户的第一人。多方打听，
众口一词：清官、好人，他从新华社调任省委
领导，仍然礼贤下士，平易近人。他已离休
30多年了，不知近况。最后听到一个不十分
确切的消息，他已离开人世……

人生短暂，每当我想起 20世纪 50年代
那种真诚互爱的往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我将永远铭记那美好的日子！

随笔

春城寻美
陈勤廉

商都钟鼓

不要乱“找人”
彭天增

今年国庆长假后的头一天，我的
一个亲戚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孩子与
别人撞车了，车辆损坏得非常严重，庆
幸 人 无 大 碍 ，让 我 赶 快 帮 忙“ 找 找
人”。不管出点啥事总是先找人，这似
乎已成了现在有些人的一种心理或者
说是习惯。

他让我找人无非是想我在交警部
门，能尽快找个熟人，一到现场就能偏
向他，等到接下来处理时也不会吃亏，
因是亲戚而且他还是我的长辈，我不好
马上回绝他，只好打了好几个电话。确
定出现场的民警后，我简短地向他说明
了情况，叫他到现场后装假安慰他一句
就行了。其他按原则该咋办就咋办，不
一会儿我的那亲戚打电话说：“出现场
的那位警察可客气，说和你关系不错。”
电话里听得出他心里觉得有底了。

交通事故有现场，地面上有交通标
志、标线，肇事车处在啥位置，一清二
楚，事发前是谁的责任引发的事故，双
方司机心里都明白，这不是隔着布袋买
猫，民警不可能偏向，更不会到现场还
未查明情况，就给有关系的一方打包票
许愿，即使有也是假的至少是应付的。

第二天到交警队处理之前，这个亲
戚又给我打电话，他说车辆估损估了好
几万，保险公司会不会顺利赔付呢，别
叫交警万一说个啥卡在那，要不要事先

“打点”一下，我马上说，没有一点必要，
保险公司赔付是有标准和依据的，既然
事故责任已经划分，你按程序走就可以
了。这位亲戚仍不放心，他又说，即使
事前不‘表示’，谁处理这事的你一定得
给他捎个话，事后一定要感谢。我应付
他说可以，你放心，话一定捎到。

我在交警部门工作我知道，尤其是事
故处理，如某一起事故处理引起复议或是
投诉，主办民警马上就会受到追究和处
分。但我讲给我那个亲戚他不信，我要是
说多了他是长辈肯定会怪我，他觉得非要
花点钱才感到放心。所以我过了一会就
打电话给那位亲戚，告诉他已经说过了，
那个民警答应帮忙，让他放心。

又过了几天，事故处理完毕，赔付
也全部到位，我的那位亲戚非常满意，
他急不可耐地拿着两千块钱对我说，你
看咋给人家表示吧，我说没一点必要，
但他硬要给我，这我才不得不告诉他事
情的全部经过。他还有点将信将疑，最
后我直率地告诉他，哪个人处理你这起
事故的我都不知道，你叫我向谁表示
呢？所以奉劝一些人，别有了一点事就
先“找人”, 找不好瞎费劲、白花钱。

掌故

“巡抚”“巡按”
王道清

在古典戏曲里，“巡抚”和“巡按”乱
用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缺乏常识之
故。严格地说，在汉、魏、唐、宋以前各
朝各代的戏曲中是不应当出现上述官
职之名的。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巡抚
之名起于明代。他说：“洪武二十四年
辛未，太祖令皇太子巡抚陕西地方，巡
抚之名，始见于此。”

此后，明朝廷逐渐派一些尚书、侍
郎、都御史、寺卿、少卿等官员去巡抚各
地的边境腹地，办完事情就回到朝廷复
命。这样的官员，当时或者叫作“巡
抚”，或者叫作“镇守”。此外，明代还派
监察御史巡抚各省，考核吏治，称为“巡
按”。“巡抚”和“巡按”略有不同，但它们
都是明代才设置的官职。

所以说，巡抚、巡按等中央所派视
察地方的这些要员，在明代的戏曲乃至
其他文艺形式中，绝对不应出现，以免
误导听众或读者。

新书架

《养孩子，
我们可以不吵吗？》

田 李

你的家里，有没有如下状况？
妈妈有操不完的心，爸爸却觉得一切正

常；妈妈积极给孩子找幼儿园，爸爸却觉得哪
个都一样；孩子成绩倒退，妈妈着急上火，爸
爸没啥反应；于是，家庭大战一触即发……

我们都说为了孩子好，为什么却总在争执？
拥有多年咨询经验的吴恩瑛博士在《养

孩子，我们可以不吵吗？》一书中提出，那是
因为爸爸和妈妈“不同的自我满足”造成
的。每当孩子出现被欺负、成绩突然退步、
交了坏朋友时等等教育问题时，由“没意见
爸爸”和“想太多妈妈”挑起的世界上最无解
的教养战争，就会爆发在你家！爸妈不停争
吵的家庭，孩子的教育自然不会好！

为了帮助深受困扰的父母，吴恩瑛博士
为大家奉上《养孩子，我们可以不吵吗？》针对
57个爸爸妈妈之间常见的教养冲突，提出实
用的解决技巧，步步厘清家长心中不安而造
成的误解。帮助家长发觉自己深埋心中的
不安、焦虑和脆弱，并告之化解的正确方法。

知味

洞洞肉
云翦愁

冬天的农家小院，树木被北风脱光了
叶子。阳光像水一样毫无遮拦地泼洒在冻
白的地面上。父亲坐在院中间的小藤椅
上，卷着棉衣袖口，用烧红的火钳烫自家新
杀的一只猪头。旁边火炉上烧着大铁壶热
水，地上一只搪瓷盆里的开水呼呼冒着白
色的蒸汽。我蹭在一旁，一会剥一只烤熟
的红苕吃，一会搓着小手烤火，一会帮父亲
拔猪毛。食物和无休止的废话，使我的嘴
巴格外快活忙碌。一群灰褐色的麻雀在金
黄色的玉米架上忽起忽落。父亲把猪头收
拾得白光溜净像新出浴才剔过脸一样。

猪耳朵、猪舌头，被割下来，留下单独成
菜。其余的肉，置于大铁锅里煮。熟了之
后，再次分割，剥离，彻底去净骨头。将剥出
来的肉一起剁碎，加进一个包了八角、桂皮、
香叶、花椒的调料包，加适量水，再小火炖两
三个小时。

后期炖煮工作一般由母亲完成。大中
午忙到晚上，将煮好的肉汁舀到碗、盆里。
北方的冬天，天然的大冰库。这些盛着肉
汁的器皿只需密封好，不被鼠类偷吃。到
了第二天，打开看，一碗碗漂亮的冻冻肉成
形了。倒在案上，就是一只只肉质的碗，随

切随吃。
冻冻肉颜色半透明，深褐色。瘦肉料足

而精细，胶质弹性柔软，入口即化。切成长
条形块，泼菜籽油，拌红辣椒面、绿葱花、白
蒜泥、陈醋、酱油。上桌后，总是最快被吃空
的一碟。特别适合下酒的冷菜。好在一个
猪头能冻几十斤。家里的冻冻肉可以天天
吃，吃到一个多星期。

冻冻肉用来夹馒头亦极好。一定要热
馒头，冻肉融解，肉汁渗透。冷暖相遇，入嘴
的温度与滋味恰好。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脑子里的冻冻
肉，是洞洞肉。那才是孩子思维和想象中最
合理的名字。神秘、形象、有趣，洞穴的洞。

洞洞肉的作者，当然是父亲。是冬日暖
阳下，坐在院子里给家人制作美食的年轻男
子。他的膝旁，围着馋嘴的小女儿，像个麻
雀快乐地叽喳不休。她后来，成了这幕回忆
最忠实的观众。

文史杂谈

汉字横写
老王

早期，汉字是刻在竹简上的，后来改用
毛笔。为了书写和阅读方便，中国汉字一
直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由右向左的竖写方
式，一直延续了几千年。

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新青年》
杂志编辑钱玄同最早提出了汉字竖写改横
写的建议。

在 1917年第 3卷第 3期的《新青年》上
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公开信，第一次
提出了汉字“竖改横”的见解。钱玄同说：

“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
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
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
易于竖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
论汉字、西文，一笔一势，罕有自右至左者，
然而汉字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方写法，
自左到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

后来，钱玄同又在《新青年》上连续发
表 4篇公开信，积极倡导“竖改横”的主张。
陈独秀、陈望道等学者也表示赞同。从那
以后，横写汉字便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并
一直延续至今。

乔六书法


